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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讨论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问题，可能先

需要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的现状有一
个认识，然后则有必要思考和探讨当今何以还需
要文学教育？而一旦涉及到当今人文教育及文学
教育的现状问题，显然是难以让人乐观的，从社会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科学（这里特指“科技”，
下同）勃兴压倒人文似乎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早已如此。早在 19
世纪科学实证主义流行之时，英国社会学家赫伯
特·斯宾塞在《论教育》中就曾预言，在未来的教育
中，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和文学而获得至高无上
的地位。后来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在

《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斯宾塞
的预言正毫无悬念地变成现实，他甚至发出感叹，
西方社会的某些教育机构或者大学，正在稳步成
为一些人所期望的那个样子——“科学大工厂”，
文学艺术与人文教育根本难以抵御科学教育占压
倒优势的挤压。及至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科技
发展突飞猛进，科学主义思潮更是一路狂飙，在文
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占绝对优势。在这种形势下，
艺术和文学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艺
术教育和文学教育也日渐萎缩难以为继。从美国
著名文学教授希利斯·米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
道，在当今美国的大学中，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越
来越少，大多改学电子信息传播之类的专业课程，
随之教授文学课程的教师也越来越少，为了“饭
碗”纷纷改行教别的课程。即便是仍然在开设文
学课程，在科学主义思潮占压倒优势和语言学转
向的大背景之下，也带来了文学教育的“科学化”
转向，即更多关注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和叙述技
巧，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不过是一种操弄语言符
号魔方的“技术活”，文学教育也只是语言教育的
一种延伸与附庸。除此之外，在后现代消费主义
文化不断泛滥的形势下，文学本身也在不断“泛
化”，成为科技主导下的消费文化的附属品。正是
由于上述这些变化，，使得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了

“文学终结”的论断，既然文学本身“终结”了，那么
文学教育又何以为继？尽管“文学终结”这个论断
广受争议，但文学及其文学教育日益困窘的现状，
却是谁也无法回避和否认的。

与西方社会比较而言，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许
还没有遭遇如此大的危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其中包含文学教育）失衡的状况也许还没有这样
严重，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西方哲人的预言
也正在我们的现实中应验，科学压倒人文这种状
况也已成为十分明显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引起了
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深切忧虑。比如在基础教育
中，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学科的地位不言而喻，
而在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有些大学自主招生取消
语文考试，如此一来语文很可能就要被“边缘化”
了。再者，在当今语文学界，据说也存在“工具”论
与“人文”论之争，而“工具”论似乎更占上风，认为
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学
生的语言文字表达基本功，而不是为了培养作家，

没有必要学那么多文学。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所关
注和热议的语文教材中“鲁迅大撤退”、“文学大撤
退”等现象，便与这种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关。
那么大学教育中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从学科专
业的整体布局来看，最近国家刚刚正式公布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13个
大学科门类所涵盖的一级学科专业数量，工学类
38个，理学类 14个，医学类 11个，农学类 9个，艺
术学类 5 个，文学、历史学、哲学三大类全部加起
来的总数 7 个，由此不难看出孰轻孰重。从大学
招生情况来看，每年理工类专业招生数都在三分
之二以上，文科类专业则不到三分之一。另外，众
所周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大学里普遍开
设的“大学语文”课程，如今在有些大学已不见踪
影，另一些大学虽仍作为全校公选课开设，但选修
的学生实际上寥寥无几，大多都选修那些实用性
课程去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
系中毕竟还有一个中文专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曾是文科中的领头专业，既被学校看重也被社会
看好。如今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偏重于实用技
能，使得中文专业学生就业比其他专业更难，因而
招生逐年下降，办学日益陷入困窘。为了应对这
种不利局面，在“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的名义
下，一些学校开始调整改变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
和培养模式，减少文学类课程，加强交际语言、实
用写作、电子文秘等实用类课程；而在文学类课程
教学中，也热衷与国外新潮“接轨”，追逐“科学化”
转向。如此等等，科学压倒人文的总趋势可见一
斑。

面对这样的现实，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系
列的疑问：科学压倒人文是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
必然？或者说是人类不可避开和改变的宿命？这
种状况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后果是我们愿
意看到的吗？存在的是否必然是合理的？人类社
会究竟应当如何合理健全发展？现实的不合理存
在是否需要改变它？我们如何去改变它？具体落
实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上来，我们应当
如何对待？等等，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
分关注和深刻反思。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
指出科学压倒人文的现实，并对由此带来的问题
进行反思，绝对不是要反对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
本身，更不是要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为了人文
而反对科学。实际上，科学与人文，并非天然对
立，更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类社
会发展来说，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
文明进步。问题只在于，如果承认科学与人文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那么二者就必然要求保持一
定的平衡，否则就无法正常地发展前进，这道理不
言而喻。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
段上，为了发展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尽快解决社会
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问题，因而更偏重科
学发展的方面，也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
当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已经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甚
至形成“一边倒”的惯性与偏向，而人文精神的建
设则明显滞后，在科学领先的挤压之下产生了明
显失衡，并且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之时，那就必然要
求调整两者的关系，要求充分重视人文精神的建
设，以求得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应当说是科学发展
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从文化教育方面而言，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才
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同样不言而喻。

而在整个人文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是其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功能。

“文学是人学”，这就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
同时也决定了它主要作用于培养人的人文素养。
为什么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还需要有文学教育？
以及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文学教育何为？要回答这
个问题，那就首先需要回答：我们的教育何为？

教育的本性在于培养人，培养人格健全和有
生活本领的人，使人更加完善，使生活更加美好。
对于学校教育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
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学校教育而言，通常我们
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实际上其中就
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人”，即着眼于人格
培养，使每个人都成为正常的身心健康的人，成为
人格健全、善良智慧、精神丰富的人；另一方面是
培养“才”，即着眼于才能培养，使人具有一定的科
学知识、专业技术和创造才能，有自食其力的生活
本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在立
足于培养“人”的基础上，致力于培养“才”，使这两
个方面有机统一，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人才”。

在这方面，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教育家、科
学家表达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比如哲学家雅斯贝
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
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集。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
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
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
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
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说，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培养个性自由发展和具
有创造性的人，培养一批有个性的学生，有朝一日
他们就能开始再造文明。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我
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
活带来幸福和尊严”；“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
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
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
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
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
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
一只受过良好教育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
人。”我国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
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的教育，
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之于人
类也。”竺可桢说：“学习诚实做人，勤勤恳恳求学
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
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梅贻琦说，教育
之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
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
潘光旦说，如果学校培养的只是有一技之长而没
有人文情怀又自以为是的专家，这样的人只能是
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
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
泰就越不可问。

先哲前贤们的这些教诲以及他们的人生实
践，告诉了我们教育的本性和真谛是什么，让我
们明白人格精神的培养甚至比学习知识技术更重
要。只不过现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以此为鉴，而
是过于急功近利，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科学教
育压倒人文教育，一味追求培养“经济人”、“技
术人”、“工具人”。这样的人虽然学到了干事挣
钱的本领，却并没有明白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
义，没有养成应有的人文情怀，就很容易迷失人
生方向，很容易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

“钱 （利） 是万物的尺度”。倘若如此，那无疑是
教育本性的迷失和教育实践的偏差。近年来频频
发生的学生凶杀案，如马加爵残杀同学案，药家
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上海留日大学生小汪机场刺
杀母亲案，还有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未
成年中学生结伙在社会上流浪并抢劫、强奸、杀
人，还发生过多起中小学生在学校集体凌辱残害
同学事件，等等。虽然这些只是一些极端化的个
案，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否与我们整个教育
体系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有关呢？可以想象，如果
一个人没有最起码的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没有
对自然界和人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与敬畏，而是

过于自私、冷漠、孤独、偏执，一旦遇到一点不如意
便绝情怨恨，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本事，又能
指望他做出多少有益于社会的好事来呢？而一旦
为了自私目的，又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
来呢？

应当说，人的这种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并不
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自生自长的，而
是要靠教育教化培养起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教育中，本来是非常注重修身和教化的，但在“反
封建”的进程中不加分析地把这些文化教育传统
也都反掉了，加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主义压
倒一切，现代人文教育也一再萎缩，其结果便可想
而知了。如果我们当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教
育的迷误和偏差，真正回到教育的本性上来，那么
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重新认
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及其特殊功能。笔者曾多
次在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讲过，也曾多次发
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基本观点，认为语文教育与文
学教育并不矛盾，文学其实是更高级阶段的语文；
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也并非彼此对立，而
是可以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在语文学习
的初级阶段，其“工具性”更突出一些，那么随着语
文学习的提升，其“人文性”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
和加强，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语文的“工具性”与

“人文性”将实现更完满的融合，就像一切好文章
（包括文学作品）最终都将在更高境界达到形式与
内容的高度融合一样。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是为
了强化学生的语文基本功，仅仅在语言文字技艺
的教学方面下功夫，让学生没完没了地做各种类
型的语言文字练习题，恐怕也是难以奏效或者是
事倍功半的。其实对于语文学习而言，最基本和
最重要的是需要多读、多思、多写，古人说得好：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
诗也会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别是那些经典
文学作品或优秀作品，是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
的典范，只要勤于阅读，用心领悟，并且勤于动笔
练习写作，那么阅读和写作能力就可以不断得到
提高。而在这个扩大和加强阅读的过程中，也必
定能得到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滋养和艺术审美的熏
陶，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培养，这岂不是一举两
得，何必要如此急功近利排斥人文教育与文学教
育呢？

总之，我们的教育应当回归本性，从根本上
来说就是应当回归其育人本性。而人的培养和成
长，既需要重视科学教育，致力于学习知识掌握
技能，同样也需要重视人文教育，致力于培养健
全人格和人文关怀精神，在这方面，文学教育自
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价值。要问当今何以还需要
文学教育？那么它最根本的理由和根据也许正在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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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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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新的动力源
□廖 奔

《人民日报》2011年2月11日文章《文
化被淘汰不是坏事，淘汰腾出创新空间》，
报道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淘汰论”，其主
要观点是：太多的传统挤占了空间不利于
创新，必须淘汰一部分来为创新腾出地方；
地方戏种类繁多，积淀程度和目前境遇不
同，不都具备保存价值，必须做减法：非常
重要而且也能够生存的要传承，后继无人、
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的则不能都保留。本人
对此议感到惊讶，对其在地方戏问题上破
旧立新、不破不立的立场不敢苟同。报道的
余秋雨观点里面似是而非的地方很多，我
非常想把它们理解为是不经意中的谈论，
未经本人的学术覈核而形成严密逻辑，本
不欲对之作出反应。但因其中涉及了一些
基本理论范畴，为真理故不得不辩。兹申述
款曲如下。

地方剧种的价值应如何确定？

地方戏是中国独有的戏剧现象，它曾
在中华大地上长期流传繁衍，催生了明清
至今地覆海涵的民俗文化。近年全球开始
重视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
民间存活的众多地方戏再次进入了国人眼
帘。

地方戏与民众互为依存的特殊关系
是它的根性。不同的地方剧种流行于不同
地域，成为或曾经成为当地的娱乐对象和
文化主体，而与民众发生精神融会和情感
关联。不同地域观众都培养起了对地方戏
的熟悉感、亲切感和牵情感，地方戏所具有
的文化特性与审美特征，就在当地人耳濡
目染的过程中浸润、渗透为其心理结构中
的文化沉淀，成为其精神家园的珍藏。不同
的地方剧种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观众群和
拥戴群，以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吸引着一方
爱好者。眼下我们面临全球化背景下保护
本土文化资源、守望精神家园的重任。什么
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乡音域景土风民俗都
是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
对象，传达乡音乡情的家乡戏就成为我们
最重要的精神家园之一隅。每一地人的寄
托、记忆、眷恋和原乡情结各异，故地方戏
的精神和艺术价值更要由各地人去认定，
甚至由各地每一位个体的人去认定，而非
外人可以随意评判代替处理率意罢黜。

在某些强势文化日渐引起人类普遍
警觉与抵制的当今世界，人类具备多样性、
不同样态的文化、具备相等价值的观念已
经深入世界人心。同样，中国当下的任何地
方剧种，无论它的覆盖面、观众群、影响力
大小，也无论它的历史长短、积累厚薄、特
征强弱、美学形态完善与否，都具备同等的
人类文化样态价值。

今天的时代已经走到人类文明发展
的最高阶梯，一些普泛化的价值观得到
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如同弱势群体必
须被同样尊重一样，如同异质文明必须
被同样理解一样，如同任何一种民族民
间艺术都有其特殊文化意韵和审美内涵
必须被同样关注一样，所有的地方剧种
都具备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样，无论地
方剧种欣赏群体的大小和人数多寡，也
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

一种文化的当下价值也处于永远的
变动之中，当大国的世界主义文化遭到抵
制时，崛起的民族特色文化就日渐具备与
之抗衡的力量。我们决不可凭依一个剧种
当下呈现的强弱态势来判断其存在价值和
意义。历史上曾经盛行的强大声腔剧种最
初都由弱小发轫，占据中心舞台的艺术种
类永远都是从边缘走进来。历史机遇也并
不都永远青睐当时的强盛种类，南戏于宋
杂剧兴盛时起自温州的村坊小曲，昆曲于
北杂剧炙手可热时起自昆山，而清初统治
全国的昆腔被花部挤垮，清乾隆年间统治
北京的京腔被皮黄挤垮。这些还都是正向
发展的例子，违背常规的姻缘机遇也时见
成果，20世纪50年代初奄奄一息的昆曲重
新崛起，21 世纪开端青春版昆曲再次耀
目。甚至还有更极端的实例：当代已经几乎
无人知晓而质野古朴的陕西老腔，经导演
林兆华之手搬上话剧舞台，竟然在观众心
中产生长久消失了的审美震撼！

既有与创新是一对矛盾范畴吗？

人类的文化积累是正向的，也是永无
止境的，它会成为我们永远的财富。余秋雨
预设一个固定框架将既有装入，然后来为
创新张目，似乎文化的总量是被限制了的，
又似乎创新需要文化事先避让出空间，这
种想法是匪夷所思的。如果视积累的丰富
厚重为包袱、为创新的绊脚石，那会陷入文
化虚无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
的后果，是对传统文化的过分漠视与抹杀，
文化大革命更加剧了这种错误趋势，这种
思维路径已经为许多学人所扬弃。

既有与创新并不构成一对矛盾，与创
新对立的范畴是守旧。文化发展永远都是
通过创新来淘汰陈旧，但永远不是通过删
汰既有来让位于创新。而且正相反，创新只
能在既有的基础上起步，在旧的肌体（例如
传统文化、相沿艺术）上自然长出，清除了
既有、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创新只能是空
想。

事实上，对传统的发现与再发现，为
人类艺术史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创新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源。20 世纪欧美艺术家从非

洲、澳州土著艺术里寻找到创作灵感，诱发
了现代派艺术的崛起。欧美戏剧家从日本、
中国、巴厘岛古老戏剧样式里发现了表演
的原始可能性，促成了舞台变革的大潮。中
国戏曲研究者从边缘闭塞山野乡村的傩
戏、目连戏里发掘出传统表演的原始基因，
惹动了当代戏剧创新的灵感。传统激成了
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创造力迸发重复证明
着一个真理：人类文明的任何过往都在指
向着未来。

因而，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是种子的
先决存在，一旦遇到适合的条件新苗即会
蓬勃而发，失去种子任何东西都无法凭空
而生。而哪一部分传统、哪一个种子会勃
发，是无法料定并事先作出选择的，并不是
只有时尚认可的种子就一定勃发，先期“淘
汰”或许就会消灭一个未来能够走向蓬勃
兴盛的艺术种子。

文化被淘汰是人类进步的需要
还是它的历史悲剧？

我最惊讶于余秋雨的是这句话：“一
些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
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
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如此说
来，人类历史上印加文化、玛雅文化、雅利
安文化、古埃及文化以及中国以三星堆和
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巴蜀文化的消失，倒
是值得庆贺的吗？我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文
化都有继续往前走的绝大空间，但历史没
有给它们机会。

文化淘汰的判断要看它的前提。如果
是腐朽文化，自然应该被淘汰。然而悲哀的
是，历史上的文化淘汰有着太多的偶然性，
大多不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有价值的文化
也被大量反复地淘汰，甚至被人为地摧毁，
这是文明发展的悲剧。但愿今天的我们已
经有了更加清醒的自觉意识，不再去做这
样的事，哪怕是“误伤”也不行。

尽管优秀文化被淘汰，人类自然还是
会向前走，去继续创造新的文明，因此我们
提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的乐观精神，但这不等于要我们去砍削自
己的积累。

要不要对濒临灭绝的文化进行
保护？

农耕社会的艺术确实大部分是自生
自灭的，但后工业社会对传统艺术也能采
取同样的观念、方式和态度对待吗？当今世
界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否！这就是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的前提。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条件却与余秋雨认为的相反，必须是“濒
临灭绝的”而不是“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
的。

人类之所以需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
护，就是因为它们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
弱势，需要特别珍惜和加以特殊对待，而人
类也已经有能力对待。我个人非常赞同国

际社会保护濒临灭绝文化的这种做法，认
为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进步。正
如余秋雨所说，艺术确实不应该通过这种
道路走出来，但文化传承却正在通过这种
道路向前走。在这一点上，许多中国学者为
日本能够最早在政府设立起“文化保护财”
机构来重点扶持能乐、歌舞伎等传统文化
种类，我们很晚才有这种明确意识而感到
惭愧。通过确立“名录”来促进对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今天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正在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也是众多
国家尤其是传统国家包括中国的联合智慧
真正发挥作用的体现，我们切不可认为这
是在为人类创造设置阻碍。

传统文化形态是否都要保护，取决于
当前的力量和可能性。国家当然应该尽量
做一些，地方政府也要尽量做一些，更提倡
民间力量的“众人拾柴”，尽量做到保护无
遗。暂时没有力量做，不等于不应该做。国
家现在已经不再单纯强调GDP数字而为
提高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奋斗，宁可经济
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考虑社会综合实力的
提高，文化上更应如此，作为传统文化大国
的中国尤其应该如此！

顺便说一下，余秋雨下面这几句话
也是大可值得商榷的：一、“不是所有剧
种都要……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自然存在的，所有自然存在
的地方剧种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
谁把它“变成”的。暂时未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名录”，也不等于它就
不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有着无
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名录”里
列入的只能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
二、一些剧种“已经没人看了，却躺在
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躺
在床上靠打强心针维持的是旧经营体制
下的剧团，所以需要进行文化体制改
革。我相信该剧种还是有其欣赏者的，
只是需要为之培育一个较好的演出市
场。三、“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
家，比如说像我的学生的学生，不要再
分到一个已经没有太多希望、两年也没
有一个观众的剧团里面去？”事实上现
在的学生已经“分”不到任何一个单位
去了，经营不善的剧团当然也难以聘到
正规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但或许有一
日新兴的民营剧团会有条件吸纳他们。
四、“有没有可能……汲取一些流行音
乐、西方音乐剧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
的剧种，为当代人所喜欢？”“创造”如
果是凭空而起，定将无疾而终，重蹈20
世纪20年代“国剧
运动”的覆辙。如
果是依附某个既有
剧种，那是舞台上
一 直 在 进 行 的 实
践，不是假设，但
也难说能够创造出
新的剧种来。

避免“正确的废话”
“正确的废话”一词，来源于时评。它本为时评人抨击相关

职能部门人员言辞或举措时所常用。然而如今，一些时评和时
评人也开始说“正确的废话”。时评是与新闻一起实现舆论监
督职能的。时评在影响事件进展、抨击丑恶、弘扬真善、纠正政
失、维护法律等等方面，也可谓功不可没。这无疑是国家广开
言路的一大好处，也是时评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的原
因。基于这一点，时评和时评人无疑一需要坚持“敢说话、说真话”的勇气，努力体
现舆论监督职能；二需要具有“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说民之想说”的民生情怀
和人文精神，将推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视为己任。有了这两点要求，时评就应自
我规避大话、套话，就理应少说“正确的废话”。“正确的废话”虽然并没有错，但往往
给人的感觉是说了等于没说。充满“正确的废话”的评论，其看起来高深，实则浅显，
其貌似意见领袖，实为绕舌废话，实是评论力量和媒体资源的浪费。

刘 鹏（新疆）

生命教育岂能缺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两名12岁的少女相约在4月8日清晨自杀，目前一

个已离开人世，另一个仍未脱离生命危险。（据4月13日《都市消费晨报》）同样的例
子还有：2010年7月，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喝农药自杀；
同年3月，安徽省阜南县柴集小学五年级4名女生相约自杀。再联系到大学生“马加
爵杀死同学案”、“药家鑫捅死伤者案”，以及近日发生的“海归”留学生在机场刀刺
母亲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生命意识在这些孩子身上，到底被置于何等地位？分析
这些典型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一，严重缺少关爱成为青少年悲观主义情绪产生
的根源。其二，生命意识教育的缺失，成为一些学生自杀和杀人的根本原因。受市场
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教育越来越向自私狭隘的方向发展。功利化的受教育目的，功
利化的教育方式，对考试成绩的片面要求，对升学率的冲动性追求，使得每一个孩
子都像是上紧的发条一般蓄满压力。一旦这种压力冲破尚没有成熟的幼稚心理底
线，其严重后果即会凸现出来。大学生李颖在谈及“药家鑫捅死伤者案”时，以一句

“我要是他，我也捅”告诉了我们一切。这种对生命惟一与可贵认识的严重不足，让
人叹息！加强生命教育，不仅需要家庭和学校明明白白地告诉孩子，什么是生命，什
么是生，什么是死，应该如何尊重与敬畏生命，更需要以直观与形象的教育方式，让
孩子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与坚韧，认识到保护自己生命与维护、尊重他人生命的神
圣；不仅要以开展生命讨论、生命课等方式去教育孩子热爱生命，更需要以言传身
教的方式影响孩子的生命意识与人生价值观念；不仅要关心孩子的身体成长和生
活需要，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与精神需求；不仅要家庭、学校联手努力，也需要
全社会树立生命至上意识，努力净化网络、影视、日常生活等环境，为青少年树立生
命意识，健全身心，合力创造条件。 刘 鹏（新疆）

非法网络公关的整治
非法网络公关具有以下犯罪特点：一是手段多变，有的被金钱收买利用论坛炒

作网帖给竞争对手“灌水”“栽赃”，有的为一些不良公共事件删帖消灾，有的通过话
题炒作制造虚假网络民意牟利，有的在网上歪曲捏造事实进行敲诈勒索。二是危害
深广，非法网络公关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而且延伸现实世界，破环市场正常秩序，
影响公众对客观事件认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是组织序列全，网络危机公关是

“水军”资源的集散地，一般来说公关公司拿到业务订单后，找到固定“水军头目”进
行任务分配，“水军头目”再指挥“水军”进行实际操作。如何让常态整治正常化，具
体说有三点：一是强化法规建设，公共服务行业发展不能完全依赖自律，无规则可
循，必须从业务流程、收费、原则上拟定一个刚性准则，约束网络危机公关活动，维
护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二是监管落实到人，为何非法网络关公行为大肆蔓延，除
了商家惟利是图之外，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确
保公共行业的正态发展，既要靠公共企业守法意识、诚信经营，又要靠监督者的监
管到位，监管惟有得力，法律才会有尊严、威慑力。三是启动问责机制，对于在公共
关系监督中不作为、乱作为的部门和个人，要采取零容忍，依法依规严惩，促使监管
部门恪尽职守、不敢有丝毫怠慢、卸职、渎职。通过常态整治，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和
网络公关行为，还公关业一个有序、纯净、文明、诚信的网络环境。

杨红兵（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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